
372025年4月9日 星期三少儿文艺责任编辑：教鹤然

儿童文学儿童文学
现实主义创作笔谈现实主义创作笔谈

新观察新观察

“特殊儿童”是指因生理或心理缺陷在

成长过程中存在行为、认知、交往沟通等发

展障碍的18岁以下的残障少年儿童。特殊

儿童书写是儿童文学重要的文学使命与价

值关切，能够展现社会对特殊儿童发展问

题的关注，彰显特殊儿童真实的个体经验，

呈现特殊儿童成长的现实曲折性，帮助读

者看见特殊儿童的现实童年，引导儿童尊

重残障者，践行公正平等的社会价值观。

随着新时代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特殊儿童受到作家们的重视，儿童文学

中残障题材创作呈现增长趋势。

立足于人道主义精神与伦理责任感，

新时代儿童文学中的特殊儿童书写正视和

思考当代特殊儿童现实境遇与社会问题，

积极关注和引导特殊儿童真实童年与个体

成长。这一趋势不仅充分体现了儿童文学

对特殊儿童童年视角、感觉与经验的尊重

和理解，对当下特殊儿童内心世界的深入

挖掘，更通过真善美的价值观传递介入现

实生活，帮助儿童塑造积极健康的身体观

与多元群体观，致力于在潜移默化中打造

尊重特殊儿童的社会伦理环境。

对特殊儿童心理与精神问
题的关注

近年来，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关注特殊

儿童的心理与精神问题，尤其重视对心智

障碍儿童的内心挖掘和对精神障碍儿童的

创伤疗愈。心智障碍儿童是现实社会的“离群者”，往往因心理

世界的与众不同而难以理解社会规则，也因此带来许多现实困

境。作家们面对这类儿童，多通过展现他们的“里世界”而逐步

建立其与“外世界”的联系。在王如的《星星河》（2018）中，患有

自闭症的黎星星无法与现实世界接轨，导致了父母的离婚和自

己的走失，然而丰富的想象力和感官宇宙帮助她开发了惊人的

绘画能力，最终在新家人的守护与引导下学会了融入社会。在

舒辉波的现实主义支教题材作品《逐光的孩子》（2020）中，覃廷

雍由于智力发育迟缓不能升上初中，却有着最纯粹的内心，他最

终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成为了管理时间的“敲钟人”，15年

过去，依旧是曾经那个天真少年的模样。在这类作品中，对“里

世界”的探索需要作家真正深入理解特殊儿童独特的内心世界，

而“外世界”的关系建立则以社会的包容与接纳为前提。

儿童文学对精神残障儿童的书写主要致力于对现实心理创

伤的揭露、理解和疗愈，帮助儿童走出痛苦与阴影。黑鹤《驯鹿

六季》（2017）中的男孩因见证母亲死亡而遭受巨大的心理打

击，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患上失语症，是驯鹿海德薇

与老人秋鸟帮助他拾回对生活的爱，并最终重新开口说话。谷

应的《谢谢青木关》（2018）和赖尔的《女兵安妮》（2020）讲述了

抗日战争给儿童带来的心理创伤：谷应笔下的诗宁因妹妹的坠

河而受惊失声，他最终在青木关的宁静与亲人朋友的陪伴下

得到疗愈，找回了歌声；赖尔笔下的安妮在目睹日军暴行后出

现PTSD和失忆症，是战友们的信任帮助她走出心理阴影，找回

记忆。

对特殊儿童真实个体经验的重视

特殊儿童的生活体验、身体经验常常表现出不同于普通儿

童的独特性，但也因此长期受到忽视和污名化排斥，呈现为一种

远离现实的刻板印象，遮蔽了他们的真实生活。超越刻板印象

歧视，尊重并呈现特殊儿童真实、差异性的个体经验，是儿童文

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彰显，有利于帮助读者切实体会和理解特殊

儿童的个体经验和生活方式，引导读者尊重特殊儿童。

近年来的视障题材作品充分呈现了视障儿童在现实生活中

四种感官的综合运作和其感官世界的独特性。作家们不再将视

障儿童描绘为因“失去光明”而陷入“黑暗境地”的可怜人和无能

者，而是更加客观地呈现他们的现实处境与个人经验。在郝周

的《白禾》（2020）中，作者在叙述母亲回到福利院这一情节时，

巧妙地运用了听觉、触觉、嗅觉这三种感官的综合描写——急匆

匆的脚步声、手掌的触摸、妈妈的气味，视障的白禾以自己独特

的感官能力判断了母亲的到来。牛鑫志

的《你好，小鼹鼠》（2021）在故事的前两章

没有提及主人公小鼹鼠的视障情况，而是

以第一人称视角跟随小鼹鼠的感官体验

叙述推动情节，主人公四种感官能力的综

合运用以一种真实而自然的方式呈现出

来，并在第三章揭露了其视障状态后依旧

保持着这种叙事基调。

在听障题材作品中，对身体感的书写

为听障儿童感官世界的真实呈现开拓了新

的发展向度。在《象脚鼓》（2020）中，殷健

灵首次强调了常规五感以外的身体知觉书

写，听障女孩冬银通过肉身性的身体感受

学会辨别不同声音颤动之间的细微差别，

通过脚心感受象脚鼓传递的震颤以判断音

乐，并由此学会了跳舞。在听障儿童的感

官体验中，正是由于听力功能的障碍，肉身

性的知觉能力被放大了，“身体聆听”的切

实体验塑造了他们真实而独特的感觉经验

世界。

对特殊儿童成长曲折性的正视

特殊儿童往往面临着比普通儿童更加

艰难和黑暗的现实处境，唯有正视特殊儿

童成长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他们的生命成

长才得以被看见。近年来，相较此前的浪

漫主义理想化康复叙事，特殊儿童曲折但

现实的自我成长过程越来越受到关注，作

家们突破以往的写作限度，呈现特殊儿童

并不纯粹明亮但独一无二的成长经历。他

们从身份焦虑走向身份认同，学会不再将

残障的身体视为自己的敌人，而是欣然拥

抱自己的身体与身份，真正意义上接受“自

我”。

特殊儿童身份认同会受到外界声音和

凝视的干扰，他们更容易受到霸凌与排斥，

歧视性的话语或目光会使他们比普通儿童

更容易产生身份焦虑和自我排斥。在刘海

栖的《街上的马》（2020）中，残障少年何健

由于腿疾常受到同龄人的欺负，他用以支

撑身体的拐棍总是被抢走或被藏起来。在

一木秋的《茉莉的耳朵》（2024）中，只有一

只耳朵的茉莉被同学们嘲笑称为“怪物”，对自己身体的自卑让

她走在路上连头也不敢抬。在舒辉波的《听见光》（2024）中，哲

源同样因为视障经历过他人的嘲笑和排挤，上幼儿园做户外游

戏时，总是没人愿意和哲源一个组。在汤素兰的《绣虎少年》

（2024）中，梓屹因身体畸形而常年饱受他人目光的折磨，觉得

自己是个“怪物”。这些孩子都因残障经历过外界的歧视与恶

意，也在成长中产生了不一般的精神蜕变。何健在学习装半导

体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长处，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高超的手

艺帮助他赢得了街坊邻居的尊重。茉莉最终接受了自己的身

体，认为只有一只耳朵也是自己的“财富”。哲源在成长中接受

了视障，并发现了自己的音乐天赋和对小提琴的热爱，最终成长

为一名音乐家。与哲源相似，梓屹最终也勇敢面对身体的残障，

并在发现了自己对湘绣的热爱后，努力克服外界的偏见，实现了

攻读湘绣专业的梦想。

特殊儿童从自我排斥走向自我接受的成长过程往往比普通

儿童更为艰难和痛苦，同时也展现出一种更为曲折而富有感染

力的成长姿态。对特殊儿童成长复杂性的正视体现了儿童文学

作家的现实主义立场，特殊儿童书写艺术真实的达成对作家提

出更高要求。为了能够真切把握特殊儿童的生活状态，许多作

品的创作或建立在现实原型的基础上，或基于残障作者自身的

真实经验。殷健灵以聋人舞者邰丽华为原型创作了《象脚鼓》和

《寻找声音的女孩》（2021），舒辉波以中国首位盲人小提琴演奏

家张哲源为原型创作了非虚构作品《听见光》，汤素兰以“绣哥”

蒋桐万为原型创作了《绣虎少年》，这些故事都基于真实残障者

的成长经历。刘海云的《无腿裁判》（2018）和牛鑫志的《你好，

小鼹鼠》都基于作者自身的残障经验书写而成，具有极强的真实

性。在充分尊重特殊儿童经验的基础上，作家们也会适当结合

幻想的叙事手法，在丰富的艺术幻想中反映现实，如牛鑫志笔下

视障的小鼹鼠能够听懂狗说话并与之成为朋友，不仅增添了故

事的奇幻色彩，也透视出视障儿童可以通过敏锐的听力天然地

亲近自然与动物生命的特点。再如，一木秋《头脑国历险记》

（2023）中属于残障人士的虚构国度“头脑国”，看似是幻想中的

精神乐园，但实际上处处反映着现实偏见带来的心灵束缚。现

实与幻想手法的巧妙结合使特殊儿童书写呈现出更具张力的艺

术效果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

新时代儿童文学特殊儿童书写的价值内核来源于当代社会

对特殊儿童的正视与尊重，来源于儿童文学作家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与使命感，来源于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持续解放。这

一创作趋势对多样化童年的真诚艺术表达，是新时代儿童文学

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维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

作家在作品中关注到特殊儿童的现

实生活和精神成长问题，这些崭新

的文学样本正在引导我们思考如何

用心去发掘并重视社会上的特殊儿

童群体，为他们发声。本期特邀兰

州大学文学院青年学者谭紫嫣撰

文，从理论建构与文本分析的角度

出发，探讨新时代儿童文学中关于

特殊儿童书写的现实主义精神。

——编 者

锐意的气象与独特的风景锐意的气象与独特的风景
——湖南儿童文学发展动因探微湖南儿童文学发展动因探微

□□崔昕平崔昕平

湖南是儿童文学大省，创作成果丰硕，有儿童文学

“湘军”之美誉。湖南籍学者李红叶曾撰文描述湖南儿

童文学的发展，起自黎锦晖的儿童剧、张天翼的童话，到

新时期以来的《小溪流》阵营，直至以汤素兰为代表的当

代儿童文学作家群。谢清风也曾在世纪之初撰文描述，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当代湖南儿童文学的发

端，代表作家有邬朝祝、谢璞、罗丹等，之后迎来两次发

展高潮，一次是新时期初期，代表性作家包括邬朝祝、谢

璞、罗丹、金振林、卓列兵、李少白等，作家队伍不断壮

大，各种儿童文学文体得到良性发展；第二次是在20世

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新一代儿童文学作家如

雨后春笋般成长、成熟，汤素兰、谢乐军、庞敏、牧铃、皮

朝晖、邓湘子等，涌现了在全国都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

接续上述学者的考察，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

十年间，湖南儿童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新人辈出。

湖南儿童文学的创作生态

湖南儿童文学在汤素兰等一批成熟作家带动下蓬

勃生长，周静、龙向梅、诺亚、方先义、龙章辉、刘青鹏、杨

巧、李彩虹等青年作家次第为儿童文学文坛带来锐意之

作。儿童文学“湘军”愈发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不容忽视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首先得益于湖南儿童文学良好创作生态的建

设。2015年11月，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成立，汤素兰任

会长。学会在儿童文学创作、研究、教育教学、出版及阅

读推广多领域发力，培养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队伍，参

与主办、协办湖南校园读书节、名家进校园、作家讲座等

各类阅读推广活动和作家作品研讨交流活动，学会还编

辑出版湖南儿童文学年度作品选，发现全省儿童文学作

家的最新原创新作。另外，张天翼儿童文学奖、谢璞儿

童文学奖等评奖活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持续多年的

“红辣椒书系”对地域原创的扶持，都对推动地方儿童文

学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湖南师范大学创立“中国当

代写作研究中心”，努力打通儿童文学与大文学领域的

学科交流。助力湖南儿童文学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有

序发展，不断壮大。

基于地方、中国与时代的童话开拓

湖南儿童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性”表征。湖南

这块土地上孕育了灿烂的湘楚文化，流寓沅湘的屈原在

开启我国文人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开启了湘楚

文学骨子里的浪漫精神。湖南的地域文化孕育了湖南

幻想儿童文学文类的优异表现。丰沛、新异的想象力驱

动下，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们在幻想类儿童文学创作领域

不断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

汤素兰是当代童话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她的童话

屡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而汤素兰本人则始终坚

持一种“在路上”的创作态度，不断突破惯常的童话路

径。她的长篇童话《南村传奇》、短篇童话集《时光收藏

人》等，显现了作家重寻中国童话民间韵味，再辟中国童

话新径的努力。《南村传奇》以独具魅力的“元童话”叙

事，复苏了民间童话的讲述韵味，充盈着民间大胆戏谑

的故事风格，接续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文脉与气韵。

这一路径的湖南童话作家代表，还有周静和方先义。周

静始终在寻找“来自自己民族和土地的故事”，她的《一

千朵跳跃的花蕾》《天女》等作品充盈上古神话和民间故

事的韵味，创作了生长在本民族土壤中的、充满人间烟

火气的童话故事，着重于意境渲染与情感具象化的表达

方式，读来如写意的诗作。方先义的《山神的赌约》《土

地神的盟约》等作品中，多位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祇被

唤醒，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义信念也在当代童话中叩响。

上述作家们在童话创作中选择了地方化、本土化、个性

化的表达，对中国童话的当代书写具有突破意义。

与此相呼应，另一批湖南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以另一

种路径展开童话文体“内质”与“本源”的探索。龙向梅、

诺亚（彭湖）、杨巧等的心灵童话做出了个性化的艺术探

索与当代性的创作努力。龙向梅凭借长篇童话《寻找蓝

色风》夺得2017年“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

征集首奖登上文坛。诺亚（彭湖）的《画镇》、杨巧的《阿

弗的时钟》等，也先后在这个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征集中

脱颖而出。

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青年作家诺亚以及她的新作

《白夜梦想家》。诺亚的创作个性鲜明，想象力丰富，文

风松弛、时尚、俏皮、温暖。她的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显

现出突破思维定式的想象能力与鲜活如孩童的创造

力。童话行至当下，脱离了传统的田园生活，进入了现

代气息的文明时代，其传统的神秘气息已有所减弱，童

话有所式微。诺亚对童话的创新性在于，她在思考如何

写出属于当代的童话，如何让传统的儿童文学文体焕发

新的时代生机。

《白夜梦想家》基于“当代”的童话创新，源于作品

“后现代”的表达方式。作品中，颠覆、解构、戏仿、拼贴

无处不在。作家以天马行空的想象思维架构故事：一个

孤独的女孩，最喜欢的玩偶是齐天大圣。恍惚间，女孩

进入另一维故事，被指认为500年前的“师父”，拯救了一

颗被符咒压制的北极星。这个情节与人设是如此的熟

悉，它正是拨动了数代儿童心弦的《西游记》。作家以缜

密的想象能力编织多维度的童话故事，“前因果”链支撑

起“任意结合”的充满惊奇感的情节走向，又从容地与

“现实”和“当下”形成呼应，为故事赋予鲜活的当代生活

气息。《白夜梦想家》堪称一部自成一格的浪漫童话，一

部巧妙致敬经典的“新西游”。

“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作品往往会以“颠覆”的方

式指向虚无，但诺亚的《白夜梦想家》在调侃、解构背后

并非虚无，而是饱满的温情。作家的“颠覆”，是意在“修

复”与“重建”。一个个反转性的情节设计，产生喜剧感

的同时也都暗含隐喻。这个“新西游”故事中，师徒四人

结伴北游，北极星给没有名字的女孩起名“梦想家”。一

路上，女孩由被遗忘的边缘人，一点点找回自我，修复了

曾经失去的信任感、安全感，也建立了自信心，找到了存

在感。作品以奇异的想象与饱满的意蕴层次描绘了一

幅小女孩的心灵成长镜像。作家在每个人物形象身上

赋予开放性的寓意，比如北极星，可指认为曾经的齐天

大圣——想象世界中无所不能的护航者，可视为包容迁

就的引路人，也可视为女孩父亲的精神化身。

不得不感叹湘楚地域孕育的神秘而浪漫的想象能

力。近年来，继汤素兰、周静等童话作家之后，又走出了

龙向梅、诺亚等，湖南的童话作家们致力于对童话文体

本身的建树，以另辟中国童话新径的努力，以不断创新

的童话文本，丰富着属于中国本土的当代童话样貌。

多文体探索与不断自我突破

湖南儿童文学作家有着不断突破自我、投入创作探

索的内驱动力，多位作家都呈现出多种儿童文学文体的

创作尝试。作家们以不同的文体趋近童心，表现童年。

这一点，首先要提到领军者汤素兰。汤素兰自上世纪90

年代开启儿童文学创作以来，始终保持了不断精进、不

断探索的文学状态。近年来，汤素兰屡次转型小说创

作。2017年首部儿童小说《阿莲》面世，作品塑造了一位

个性鲜明、倔强独立的“湘妹子”形象，回溯了大山深处

的坚韧童年；2019年的《犇向绿心》则打通了童话与小说

的边界，以幻想的追光照进现实，以童话隐喻现代性危

机，呼唤对乡土之根的珍视；再到2024年的《绣虎少年》，

以一位患脊髓灰质炎少年的勉力成长与投身湘绣艺术

为主线，凸显了作品深植于生活、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

的思想内蕴。每一部都与前部不同。

湖南青年作家中，不满足于单一表达、不断尝试跨

文体创作的作家也可圈可点。比如2017年以童话获奖

走上文坛的龙向梅。2020年，龙向梅出版了现实主义题

材儿童小说《第57页的秘密》，2022年则以组诗《声音里

住着小野兽》一举获得“第三届小十月文学奖”诗歌组金

奖，以获奖作品为基础的同名童诗集2024年出版。《声音

里住着小野兽》充分展示了龙向梅在诗歌创作领域的能

力。龙向梅的文学创作起于诗歌。不断前行的龙向梅

尝试以诗歌的形式写童话，以诗心趋近童心。这组获奖

童诗以丰富的想象力摹写万物的声音，创造出一个生机

勃勃的、充满童话色彩的声音王国，在习以为常的声音

世界中，唤醒读者美妙的听觉审美。龙向梅的创作，正

如授奖词中写的那样，“重新唤醒了听觉，唤起了好奇

心，让我们‘洗耳恭听’世界的声音、生命的絮语。这是

孩子天真好奇、接通万物的耳朵，这是诗人返璞归真、富

有灵性的耳朵。在被重新感知、被想象的声音里，我们

与万物、与自我，建立起如此天然、开阔而富有诗意的连

接。”“童话作家龙向梅深刻领悟了童话与诗的内在联

系，展现出艺术探索的勇气与丰沛的创造力，使我们对

她的创作抱有更高期待。”写诗、写散文的龙章辉，也是

多领域发力，连续创作了儿童散文集《骑着水马去远

方》、儿童小说《我的朋友羊胜利》等。《骑着水马去远方》

以灵动的想象与诗意的文笔生动复现了少年在自然中

的拔节成长，充满童心乡趣。《我的朋友羊胜利》既是一

部儿童小说，也是一首无拘无束、欢快洒脱的童年欢歌。

还有青年作家刘青鹏，之前的作品多为幻想儿童文

学，如《巫德堡大冒险》《校园密室》《鸭子湖》等，2024年

创作的《安吉的夏天》则是一部值得高度关注的现实题

材儿童小说。作家以自己的职业积累尝试了首部禁毒

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刘青鹏的职业是戒毒所警长，

《安吉的夏天》于刘青鹏而言，是盘桓斟酌、酝酿多年的

走心之作。作品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作献给奋战在禁

毒一线的人民警察。”缉毒题材、禁毒主题如何以儿童文

学的方式呈现，正是创作的难度所在。作家以缉毒警女

儿安吉的视角推进故事，以匠心的构思将禁毒题材与探

案、悬疑故事模式相结合，从安吉与武壮壮帮奶奶找老

花镜的“小案”一路发现蛛丝马迹，追踪神秘符号，最终

协助爸爸破获了制毒大案。连环的悬疑与紧张的气氛

构成了有力的阅读推动，也生动贯穿了两个孩子的温暖

的成长。作品中，大量的探案、推理细节与质朴的儿童

成长细节均值得称道。作为警察的父亲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教育自己的女儿，帮助她树立警示意识，如何培养

她观察、分析的能力，这些都需要细节的支撑，这恰恰是

刘青鹏的优势所在。作品生动描绘了警察爸爸在家庭

教育中的职业习惯，屡次强调安全的重要性也造成安吉

性格上的过于谨慎。来到白露村、回到乡间的安吉，是

一个性格逐渐“打开”的过程，更有了一个爸爸所授探案

经验的实践场。这些细节支撑了作品的“真实性”，也潜

移默化引导着儿童认识毒品危害，引导他们爱观察、勤

思考、擅推理、明是非，这些对于儿童读者而言，也是非

常宝贵的知识习得。上述种种，无疑均构成了《安吉的

夏天》具有辨识度的文本新意。

湖南人的文化基因里，有股子迎难而上，不断挑战

的精神。湘楚文化滋养下的湖南儿童文学创作，也呈现

出锐意的气象与独特的风景。居于当代文坛新人辈出

的湖南，已然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镇。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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